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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的西苑，是指皇城之内西苑门一线与西安

门之间的广大区域。其间除布列众多的内府监局之

外，主体为皇家苑囿，较之清代仅以三海区域为西

苑，范围要大得多。自永乐时起，明廷在这片区域即

不断地有营建活动，高峰期则当属嘉靖朝。西苑在

明代政治中的地位，自北京紫禁城建成后，也以嘉靖

朝最高。自嘉靖中期世宗移居西苑至其去世的近三

十年间，这里是明帝国的政治中心。西苑因此受到

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的关注。目前研究成果最多

的，是其布局复原和营建过程。先后有单士元、徐苹

芳、周维权等学者为此努力①，他们完成的详略不等

的西苑复原图，为直观认识西苑奠定了坚实的基

础。嘉靖帝的道教活动对西苑意象的塑造以及对当

时物质文化的影响，近年也有宗教史学者探讨②。对

于此期明廷高层政治，学者熟知的是阁臣与武臣、佞

幸道士的相结与利用以及阁辅之间的倾轧等内容，

以世宗移居西苑为常识，对于日常政治的运行，尤其

是如何在西苑这个新的地理空间内展开殊少关

注③。而当我们将目光转移至此，会发现以下问题随

之而来：随着核心决策层活动场所的变动，内外廷沟

通的具体路线又会怎样变化？现有的西苑复原图是

否足以将此一一落实？西苑入直人员的构成，是否

使此期的政治核心层出现与其他时期不同的特征？

阁臣入直西苑后，直庐与内阁之间关系如何？弄清

楚这些问题，对深化嘉靖中后期中枢政治、西苑地理

及二者关系的认识，当不无助益。

其实稍加细究，关于世宗移居西苑的时间、“壬

寅宫变”发生地的传统认识即非无可修正。这是西

苑地位提升的起点，本文就从这个问题谈起。

一、明世宗移居西苑及西苑入直的常态化

明世宗从大内迁居西苑仁寿宫的时间，一般认

为是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壬寅宫变之后。这几乎

是嘉靖末以来的共识。《明世宗实录》载，“自壬寅宫

闱之变，上即移御于此，不复居大内”④。沈德符也

说：“世宗自己亥幸承天后，以至壬寅遭宫婢之变，益

厌大内，不欲居。或云逆婢杨金英辈正法后，不无冤

死者，因而为厉，以故上益决计他徙。”⑤此说影响很

大，但实际上并不准确。宫变的地点就是西苑，而非

紫禁城中。

关于壬寅宫变的地点，由于史料记载大多含混，

西苑与明嘉靖朝政治

李小波

【摘 要】明世宗常居西苑始于嘉靖十八年，与“壬寅宫变”无关，而且宫变就发生在西苑仁寿宫。跟随

皇帝入直西苑者有亲信文武大臣、司礼监系统的宦官及中书官。文武又可分为勋武臣、亲臣、阁臣及尚书，特

别是礼部尚书，他们是此期的政治核心层。文武中各类人物有显著的前后接替关系，表明世宗一直着意维系

此格局。这种核心圈的构成，与明代其他时期不太相同。世宗迁居后的核心政治空间一直是中海西岸仁寿宫

所在区域。入直的文武及中书官居于仁寿宫南门外的无逸殿，仁寿宫和无逸殿被围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空

间，通过面东的迎和门与外界沟通。内外廷沟通路线随之调整：千步廊各官署官员多经授权入西苑门，横渡太

液池至仁寿宫迎和门，于此交接本章或承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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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免引起疑问，无园和王子林曾专门考证，结论都是

大内乾清宫⑥。不过这仍是推测，并无直接的史料依

据。研究者常引张合的《宙载》为证，但《宙载》只分

别记载了司礼监张佐审办杨金英等人的题本和乾清

宫的结构，这两条之间并无关联，不能强为捏合。其

实《今言》记载名医许绅医治宫变后的明世宗时明确

说道，“嘉靖西苑宫人之变，圣躬甚危”⑦，可见事发地

是在西苑。如果嫌《今言》此话证据不坚，可再举当

时人王同祖的奏疏为证。王同祖时任国子司业，宫

变发生后不久，他上疏世宗，建议“还宫”和“改元”。

疏中说：

臣伏见皇上近岁恒居西苑，臣以为西苑僻在一

隅，宫墙浅隘，岂万乘临御之所。近者致变，可为寒

心。臣愿皇上入居乾清宫⑧。

这条最直接的证据之前一直未被学者注意。《五龙山

人集》在此疏之后还附录了一份《辟雍纪事》，详述王

同祖的上疏背景：“嘉靖壬寅十月朔，国子监司业王

公与祭酒张公同至西苑，道经皇上所居万寿宫，因见

宫墙浅隘，门禁疏简，官员人等往来出入无常。公意

惕然……是月二十一日，忽有御寝大变，圣上几危获

安。尔后大臣、台谏但疏入慰安庆贺而已，司业公因

竭忠发愤，草奏未上，犹俟有言之者。至十二月十五

日以后，竟无敢言之人。公遂以死自誓，以体元、居

正二事委曲讽谏，冀移上心。”⑨王同祖上疏后被勒令

为民，可能是出于避讳，“实录”中未记王氏的上疏和

下场，以致后世纷纷猜测。现在有了这份证词，宫变

之地已无可疑，而且在此之前的数年，世宗已经“恒

居西苑”。王子林对事变之地在曹端妃住所、宫女何

以能迅速通知方皇后有疑问，这也容易解释，当时世

宗宠信的后妃也都迁居西苑仁寿宫，居所之间不像

紫禁城中相隔那么远。这一点也有证据。嘉靖二十

一年二月册封张、马二氏为妃，册封仪仗队和执事官

自紫禁城出发，“由右顺门至迎和门”，进至二妃寝宫

行册礼，礼毕，“淑妃、贞妃各具礼服于仁寿宫，候上

服皮弁服，升座，皇后亦具服升座”，向帝、后行拜

礼⑩。仁寿宫即西苑仁寿宫，迎和门是出入仁寿宫的

大门。册、拜礼都在仁寿宫而非大内举行，说明此时

帝、后和二妃都居于西苑仁寿宫。此时离宫变还有

八个月。

沈德符以来的旧说虽不成立，但也有一点没说

错，即世宗确实不喜欢乾清宫。即使在西苑险些遇

弑，面对王同祖的还宫请求，世宗仍认为“乾清宫不

祥”􀃊􀁉􀁓，可证沈德符所记“说者谓世宗以禁中为列圣升

遐之所，意颇疑惧”􀃊􀁉􀁔有据，而且世宗的这种想法由来

已久。王世贞曾考察过世宗居于西苑和命亲信入直

的时间：

戊戌(嘉靖十七年)，上奉慈宁泛苑海，召郭翊公

勋、李夏二少傅、顾少保从。后多居西苑斋宫，而四

臣与今分宜相不时宣召，至夜分，多寓宿内侍，未有

直庐也。己亥(十八年)，始赐无逸殿左右厢分居，多

应制供玄坛青词之作􀃊􀁉􀁕。

王世贞认为，嘉靖十七年(1538年)以后世宗就时常居

于西苑，十八年(1539年)之后常态化。以当时情势忖

度，此说可信。嘉靖十七年末世宗生母章圣太后去

世，世宗怀疑与孝宗张后有关，明人传章圣太后病

时，“上欲奉圣母往居旧邸”以避张后􀃊􀁉􀁖，此虽不能确

证，但张后崩时，帝谕礼部：“昨自十七年秋事，不得

不自防爱，以爱宗社，历代之迹可见，朕故不敢躬请

问安。”􀃊􀁉􀁗说明世宗确有提防心理。由于世宗早就认

为“乾清宫不祥”，又有生母去世的心理疑惧，嘉靖十

八年春巡幸故乡回京后迁居西苑，也就顺理成章。

世宗移居西苑仁寿宫，政治中心随之转移，阁臣

如果还在左顺门内的内阁办公，文书传递颇为不

便。世宗日事玄修，也需要词臣应制青词。因此，世

宗让他们都改在仁寿宫附近的无逸殿上班。现可在

这些人的文集中看到他们在嘉靖十八年至二十一年

之间宿直的记录。夏言记有嘉靖十八年七月邵元节

去世后世宗急命作祭文的情况：

嘉靖十八年七月十三日夜半，御札出自禁中，至

朝房已四鼓。是日秋享，即起具祭服，入太庙捧主至

庙门。群臣未至，乃于门限笼灯下作此，不满三刻水

而五篇稿成。疾驰至西苑，天始明，令中书张电、吴

笻等就无逸殿书进。上在仁寿宫，竟夕尚未寝，已两

问太监温祥“夏言有本来未”􀃊􀁉􀁘。

可见嘉靖十八年七月世宗在西苑仁寿宫起居，夏言

平时也应在无逸殿，因行秋享礼，所以当日居于朝

房。次年辛丑殿试，严嵩“三月十七日直宿无逸殿，

奉旨同阁老翟公详定进士试卷”􀃊􀁉􀁙。至十一月庶常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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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翰林院掌印张邦奇阅卷，张氏有诗云：“缄书向夕

呈西内，披阅仍劳圣折衷。”􀃊􀁉􀁚嘉靖二十年(1541年)的
除夕，夏言仍在西苑宿直，作《望江南》词，其中有“幞

被未离西苑直，佩环方候紫宸朝”之句􀃊􀁉􀁛。嘉靖二十

一年春，世宗又另赐夏言直房，夏言有诗“志感”􀃊􀁊􀁒。

“嘉靖壬寅(二十一年)三月四日之夕，勋辅同嵩五臣

直宿西苑。时雨适澍，上诏赐酒于仁寿宫中”􀃊􀁊􀁓。因

此，嘉靖二十一年七月夏言被罢职闲住时，世宗敕谕

礼部，有“卿五六人累年供事内苑，赞诚左右”之

语􀃊􀁊􀁔。“累年”，自嘉靖十八年算起至此已有四年。其

实世宗居西苑和亲信大臣入直的时间还可以再往前

追溯。夏言有《五月九日侍上泛舟金海》诗，其中有

云：“应制昔年题宝月，直庐今日卧豳风。”又有《西苑

晚步》诗，其中有云：“直庐夜照金莲炬，绝胜青绫卧

玉堂。”􀃊􀁊􀁕这两首诗都作于嘉靖十六年(1537年)。不过

常态化是在嘉靖十八年之后。

自此直至去世，除极少数重大典礼以及嘉靖二

十九年(1550年)俺答围城时一御奉天殿外，世宗未再

返回紫禁城，西苑成为王朝中心，入直人员构成了政

治核心层。此期核心层的构成与其他时代相比有其

特色，空间转移也使文书传送等内外廷沟通路线不

得不变。以下就从“人”和“地”两方面来做考察，先

论核心圈的构成及其特色，次论西苑地理及内外廷

沟通路线。

二、西苑入直人员的构成

明世宗在西苑的主要活动是处理政事和“玄

修”，他需要助手来完成这些政治与宗教活动，于是

一批朝臣的上班地点被改至西苑，形成了西苑入直

制度。入直人员按其身份，包括文武大臣、司礼监及

文书房系统的宦官、两房两殿中书及道士方士。这

些人有大致的分工，但不绝对。文武大臣特别是阁

臣、宦官及内阁两房中书是明代中枢运行机制的组

成部分，主要负责政事处理，同时文武大臣都需要应

制青词。道士方士和两殿中书主要从事宗教活动，

但其中不少人不同程度地参与到当时的政治斗争

中。文献记载这几类人中的焦点是文武大臣；佞幸

道士也不少，他们参与政争的事迹为众熟知；宦官较

少，因嘉靖一朝对宦官的管控最为严格，对朝政的影

响很小；中书官不乏轶闻􀃊􀁊􀁖，但他们地位较低，也无关

大局。因此本文仍以入直的文武大臣为关注对象，

他们是最重要的入直人员，上引世宗敕谕中提到“卿

五六人累年供事内苑”，这“五六人”即是。他们的构

成也确实能反映嘉靖朝政治核心圈的特点。

嘉靖十八年至四十五年(1566年)入直西苑的文

武大臣名单，王世贞有详细开列，并做了分类：

太师郭翊公勋、太师朱成公希忠、太保崔都尉

元、太傅仇咸宁鸾、邬都尉景和、少保方安平承裕、太

保陆都督炳、太保朱都督希孝。已上勋、武臣。少师

夏殿学言、少傅翟殿学銮、少师严殿学嵩、少保费尚

书寀、宫保张阁学治、少傅李殿学本、少师徐殿学阶、

欧宗伯德、宫保李太宰默、宫保王宗伯用宾、少保吴

宗伯山、少傅袁殿学炜、宫保严殿学讷、少保李殿学

春芳、少保郭殿学朴、尚书高殿学拱􀃊􀁊􀁗。

这个名单非常完整。此处王世贞将入直官员分为文

武两大类，他在另一处又从勋、武臣中区分出“亲

臣”，指崔元、邬景和与方承裕􀃊􀁊􀁘，划分得更为细致。

文臣其实也可按是否阁臣再做细分。

王世贞这份名单的缺憾是没有时间线索，这样

不仅不知道每个人的入直时间和入直时的身份，也

不易看出同期入直者的构成情况。故先将诸臣入直

和罢直情况制为表1(下页)，再对相关问题进行说明。

这个绝大部分时间内由勋、亲、辅臣和部臣构成

的权力核心，与明代其他时期相比，有其特点，但又

不太出格。为说明这一论断，我们首先应确认西苑

入直者确实是当时的政治核心圈。其实这在当时不

仅朝臣皆知，就是在北京短暂逗留的朝鲜使臣也观

察到了。嘉靖二十一年初，朝鲜使臣李霖由北京回

国后，向国王汇报“中朝闻见”说：“皇帝一不视朝，御

西成宫，阁老夏言、翟銮、礼部尚书严嵩及一驸马、一

伯等，使不离阙内，不时召对。外人目为五宠臣。”􀃊􀁋􀁘

“西成宫”，《朝鲜中宗实录》中又作“西城宫”􀃊􀁋􀁙，即指

西苑。李霖说的驸马即崔元，“伯”则有误，应是成国

公。当然，认定他们是政治核心圈的主要依据，还是

这些人在皇帝的许可下参与与本职无关的核心决

策，用徐阶为欧阳德所写神道碑文中的话说，就是

“召直无逸殿，时同勋辅诸臣奉赐札，与闻大政”􀃊􀁋􀁚。

这本来是阁臣才可享有的议政权。徐阶所说的这种

情况，在文献中有多例可征。嘉靖二十年御史杨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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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疏言朝政之失，世宗大怒，谕在直诸臣禅位之意，

称他们是“卿六人亲信”，六人只得惶恐以对􀃊􀁋􀁛。次年

七月，蒙古犯宣府，世宗谕在直四臣“入计御胡事

件”，严嵩“同诸臣具疏上闻”外又独自入对，严嵩特

别记下“时嵩为礼部尚书”􀃊􀁌􀁒。其后的徐阶也是以礼

部尚书入直，庚戌之变和其后的京营改制、马市之

议，也与其他入直者一起承谕入对或疏对􀃊􀁌􀁓。嘉靖三

十四年(1555年)，工部侍郎赵文华和致仕侍郎朱隆禧

先后疏陈御倭之策，世宗以二疏“谕在直八臣”􀃊􀁌􀁔。此

事引发皇帝对兵部尚书聂豹的不满，认为“豹年衰，

不胜本兵重任”，命入直者“详论”，严嵩因有《圣问在

直八臣同对》􀃊􀁌􀁕，可见入直者也参与了兵部尚书人选

问题的讨论。王世贞述及上举嘉靖二十一年七月严

嵩奉谕陈边备一事时特别强调：“时边警告迫，上以

嵩非所职而咨询之。”􀃊􀁌􀁖上举诸事中，除了在直的阁臣

职当预对，其余诸人均“非所职”。当然也应强调，除

了阁臣之外的其他勋亲、文臣，“与闻大政”是被动

的，前提是皇帝咨询，他们不能参与票拟，因此参与

表1 嘉靖朝西苑入直表

年份

十八年至二
十年

二十一年

二十二年

二十三年

二十四年至
二十六年

二十七年

二十八年

二十九年

三十年

三十一年

三十二年

三十三年

三十四年

三十五年

三十六年至
三十九年

四十年

四十一年

四十二年

四十三年

四十四年

四十五年

入直人员

勋、武臣

郭勋 (二十年九月下
狱)、朱希忠

朱希忠

朱希忠

朱希忠

朱希忠

朱希忠

朱希忠

朱希忠、仇鸾􀃊􀁊􀁛

朱希忠、仇鸾

朱希忠、仇鸾 (八月
殁，追戮)
朱希忠

朱希忠、陆炳(七月入)
朱希忠、陆炳

朱希忠、陆炳

朱希忠、陆炳(三十九
年十二月卒)
朱希忠、朱希孝(十二
月入)
朱希忠、朱希孝

朱希忠、朱希孝

朱希忠、朱希孝

朱希忠、朱希孝

朱希忠、朱希孝

亲臣

崔元

崔元

崔元

崔元

崔元

崔元

崔元(六月卒)

方承裕、邬景和(二人七
月入，九月景和被黜革)
方承裕

方承裕

方承裕

方承裕

方承裕

方承裕

方承裕

方承裕

方承裕

阁臣

夏言、翟銮

夏言(七月致仕)、翟銮、严嵩(八
月入阁)
翟銮、严嵩

翟銮(八月削籍)、严嵩

夏言 (二十四年十二月复入)、
严嵩

夏言(正月致仕)、严嵩

严嵩、张治、李本(二人六月入)
严嵩、张治(八月卒)、李本

严嵩、李本

严嵩、李本、徐阶(三月入阁)
严嵩、徐阶、李本

严嵩、徐阶、李本

严嵩、徐阶、李本

严嵩、徐阶、李本

严嵩、徐阶、李本

严嵩、徐阶、李本(五月丁忧)
严嵩(五月致仕)、徐阶、袁炜

徐阶、袁炜

徐阶、袁炜

徐阶、袁炜(三月病归)严讷、李春
芳(二人四月入阁，十一月讷病归)
徐阶、李春芳、郭朴、高拱(二人
三月入阁、入直)􀃊􀁋􀁗

部臣

严嵩

严嵩

费寀(礼部尚书，九月入)􀃊􀁊􀁙
费寀

费寀(十二月卒)
徐阶(礼部尚书，六月入)􀃊􀁊􀁚
徐阶

徐阶

徐阶、欧阳德(礼部尚书，冬入)􀃊􀁋􀁒
欧阳德(三月卒)
李默、王用宾(二人分别为吏、礼部
尚书，七月入)􀃊􀁋􀁓
李默、王用宾

李默(二月下狱)、王用宾(四月改南
京吏部)、吴山(礼部尚书，四月入)􀃊􀁋􀁔

吴山

吴山(二月闲住)、袁炜(礼部尚书，
三月入，十一月入阁)􀃊􀁋􀁕

严讷、李春芳、董份(三人分别为吏
部尚书、礼部尚书、吏部侍郎，均于
闰二月入)􀃊􀁋􀁖
严讷、李春芳、董份(四月升礼部尚
书，六月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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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终究受到很大限制。

明确了入直者确实是当时的政治核心层，就可

以讨论这个核心圈的人员构成：勋臣、亲臣、阁臣与

部臣。世宗很早就表现出并用这几类人参与决策的

倾向。阁臣不必论。勋臣郭勋在嘉靖前期政坛的崛

起，已为研究者注意􀃊􀁌􀁗。大礼议后嘉靖帝对礼部尚书

的看重也是人所共知。嘉靖九年(1530年)之后的历

次礼制改革，世宗经常采取的手段就是先与这几人

商议妥当后交付外廷会议，形成决议，付诸实施。如

嘉靖十七年以生父称宗袝庙，即将御制《明堂或问》

先“就卿五臣看了”，然后“遍给与议群臣，限十日内

再会议来闻”􀃊􀁌􀁘。“五臣”指阁臣李时、夏言，勋臣郭勋、

朱希忠及礼部尚书严嵩。这与其后的首批入直者相

比，就差崔元一人了。崔元尚宪宗永康公主，是赴安

陆奉迎兴世子入京者中的一员，与世宗相识甚早，以

迎扈功进封京山侯。但崔元真正进入世宗视线，则

要晚至嘉靖十八年南巡。南巡途中围绕世宗左右的

就是郭勋、朱希忠、夏言、严嵩和崔元五人，因此这次

南巡可视为稍后西苑入直的“预演”。入直制度的形

成，使得这种格局更直观地展现在朝臣面前。世宗

有意维持这种格局，其表现就是各类人物都有明显

的前后接替关系。

世宗对朱希忠的属意就开启了对这种格局的维

系。他用朱希忠，似乎就是在为郭勋找“接班人”。

朱希忠 21岁袭爵，时为嘉靖十五年(1536年)。他得

到世宗青睐，据张居正说，始于袭封之时：“初拜表谢

恩，世宗望见王丰度秀整，独伟视之，自是遂被恩

顾。”􀃊􀁌􀁙前述嘉靖十七年明堂改制时朱希忠已在皇帝

的心腹之列，张居正之说应无大误，但“丰度秀整”似

非主要原因。成国公父子在此前的大礼议和礼制改

革中都无表现，因此除了世宗有意为郭勋准备接替

者外似无更好的解释。当然朱希忠本人确有为世宗

欣赏的素质。嘉靖十八年南巡，渡过黄河后世宗“亲

制七言绝一章”，命随侍的夏言、朱希忠和崔元奉和，

“时希忠与元亦以次和进，俱称上旨。而希忠年最

少，臣(夏言)与元初不知其能诗，希忠亦谦逊不能。

上促之再四，且曰：希忠似能诗者。希忠果书所作以

进，上喜甚，曰：勋臣中如此人才，可谓绝少”􀃊􀁌􀁚。朱希

忠为人谨慎，郭勋倒台后遂成为世宗最亲信的勋

臣。他比世宗小了近十岁，因此世宗没有再为他寻

找接班人。后来世宗宠臣陆炳去世，朱希孝能够接

替入直，很大一部分原因应该就是他是希忠的弟

弟。至于陆炳受宠，是因陆氏父子与世宗有藩邸旧

谊，而且南巡途中陆炳又曾救皇帝于火灾之中，无须

赘论。入直的勋、武臣中，仇鸾是个异类，他先因构

陷夏言、曾铣，与严嵩、崔元相结，继因庚戌之变中的

表现受到世宗赏识，获得入直资格。不过他边将色

彩浓厚，入直后也常带兵在外，又与世宗宠臣严嵩、

陆炳相倾轧，卒至身死族灭。

再说亲臣的接替关系。崔元于嘉靖二十八年

(1549年)去世，三十三年(1554年)七月才选邬景和与

方承裕入直，相隔似久。不过此前世宗已在酝酿，嘉

靖三十三年三月严嵩的一份密揭中提到：“伏蒙密

谕，昨说添直之臣，待大节行。又驸马之用，皇上恩

处周至，曲体人情，臣谨已仰悉。”􀃊􀁌􀁛是否始于更早，史

料不足，不得而知。新入选的邬、方二人，邬景和尚

睿宗女永福公主，于世宗为亲姐夫，方承裕是世宗方

皇后的亲弟，二人在众多外戚驸马中与世宗关系最

近。方氏入选纯粹是靠这层关系，邬氏则和崔元、朱

希忠一样，还有不乏文学修养的原因，世传其八山叠

翠诗和包山叠翠诗，清人龚炜评价：“萦转成文，清新

可诵，巧制也。”􀃊􀁍􀁒不过也正因此，入直后“会当撰玄

文，景和以不谙玄理辞”时惹得世宗不悦，才入直两

月就被黜革。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严嵩又有密揭

与世宗商量入直和文撰人选，提到“诏系亲臣，性亦

平实”􀃊􀁍􀁓。“诏”指谢诏，尚世宗亲妹永淳公主，与邬景

和身份一样。看来世宗曾打算让谢诏入直。虽未实

现，但可说明世宗确实有维系入直者中当有亲臣的

格局。

最后是文臣。文臣中有三种现象值得注意：一

是此期存在着西苑直庐与内阁分立的情况，二是礼

部尚书的特殊地位，三是世宗为入直文臣准备了“预

备梯队”。阁臣问题我们放在后面专门讨论，先讨论

后两点。先说礼部尚书。严嵩之后的嘉靖朝历任礼

部尚书，除张璧、二十七年(1548年)年底署印一个月

的孙承恩和最后一任尚书高仪之外，其余11人全部

被选入直。其中，严嵩、徐阶、袁炜、李春芳是以礼部

尚书入直；而后入阁并继续入直。严讷是由礼部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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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升任吏部尚书后入直，而后入阁；高拱是由礼部尚

书入阁后入直；费寀、欧阳德、吴山、董份的仕途止于

宗伯，王用宾改南京吏部，但时人称费、欧、吴三人有

入阁之望：费寀，“戊申八月加少保，盖是时公受上殊

眷，即有爰立之命”􀃊􀁍􀁔。欧阳德，“时同勋辅诸臣奉赐

札，与闻大政，中外咸庆喜，以为且爰立”􀃊􀁍􀁕。吴山，

“吏侍郭公某以三品六年考满，吏部引奏，上谕分宜

曰：‘郭某淹矣，得非以撰直之故迟之乎？旧时有四

阁臣否？’意将用高安公入阁，以郭公代为礼书也。

外庭颇宣传其事”􀃊􀁍􀁖。“高安公”即吴山。这倒不是时

人夸张，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徐阶请补阁臣，“蒙答

谕：今只以直赞卫者代用”􀃊􀁍􀁗。最后就是选了在直的

严讷和李春芳。说明世宗确有此倾向。直赞者如非

早卒(费寀、欧阳德)，或开罪皇帝(李默、王用宾、吴

山、董份)，入阁会是大概率事件。加上未获入直却

成为阁臣的张璧，这30年间的礼部尚书几乎全员进

入世宗的政治核心圈。徐学谟称，“上素宠礼部在吏

部上”􀃊􀁍􀁘，确然。

部臣入直其实影响到了正常的行政运行，因为

入直者往往数日不得离直所，如严嵩所说，“其始间

日或三五日一赐出沐，其后留直，每逾旬日”􀃊􀁍􀁙，这在

阁臣犹可，在尚书则必然影响行政。部事如何处理，

时人记载有两种方式。一是赵用贤记严讷任吏部尚

书时，“晨则出理部事，夜则供撰其内制文字”􀃊􀁍􀁚。二

是嘉靖三十五年至三十八年任祠祭司郎中的徐学谟

记当时礼部的办法如下：

高安公既召入西苑撰直，或经旬累月不出。上

恐妨误部事，有旨令两侍郎分理常件，唯紧要者关白

尚书行之。于是两侍郎轮日进部升堂，知印诣西城

请印，印已，仍送入西城。忽一日，西城请印不发，予

诣高安公所问之。公变色曰：“吾宁负同僚，不敢负

朝廷。部印岂可用之私室者乎？今满京城皆礼部伪

札，此何来也？一札重者货数十金，轻亦数金。或其

家人为之，乃乱政甚矣，亦谓之同寅协恭哉！”自是两

侍郎以不发印故，揣高安公已得其阴事。而又被旨，

不敢不进部，第画公座放牌而已，大为惭沮􀃊􀁍􀁛。

“高安公”指吴山，这期间的“两侍郎”为茅瓒和袁

炜。如果徐学谟所记为眼见实情，这种事的影响确

实比较恶劣了。嘉靖四十四年徐阶请世宗考虑吏部

尚书人选时建议，“吏部者不必拘于直撰之臣，缘部

中事务繁多，直撰则照管不能周也”􀃊􀁎􀁒，也是考虑到尚

书在直必然影响到部务处理。

入直文臣有一个“预备队”，即所谓“玄撰”人

员。入直诸臣特别是文臣，都有撰写青词的重要任

务。嘉靖三十三年，世宗可能鉴于入直文臣总需处

理大量政事，青词供应不够及时，命“择侍从文学之

职四人，不之直，只撰述文帙”􀃊􀁎􀁓，从此开始了人直和

文撰两类选拔。文撰人员共选拔四次，凡十人。三

十三年七月，选程文德、闵如霖、郭朴和吴山。三十

四年二月上疑程文德“所撰有暗欺”而改其官于南

京，补入茅瓒和尹台􀃊􀁎􀁔。三十四年十月世宗疑闵如霖

贺疏有谤语，罢其玄撰，止供本职，补入袁炜、严讷和

李春芳􀃊􀁎􀁕。三十五年四月，吴山升礼部尚书入直，补

董份􀃊􀁎􀁖。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全部出身词林，

被选入时职务清简(最繁的是吏部侍郎郭朴)。世宗

很关心这些人的仕途，嘉靖三十五年四月，严讷、李

春芳因“玄场供事”特升翰林学士，八月“谕份与撰

文，玄场供职，兹可进一官，彼与讷事体相同”􀃊􀁎􀁗。三

十八年(1559年)八月，“谕朴等六员勿以文撰累其转

进”，严嵩答曰：“朴等资格，惟吏、礼二部及内阁缺方

可推用，今皆无缺。”􀃊􀁎􀁘嘉靖三十三年后的十名玄撰人

员中，有六人是以吏、礼二部尚书的身份入直或入阁

的。吴山之后的入直者，除高拱之外全部出自文撰

人员。这就难怪当时“官词林者多舍其本职，往往骛

为玄撰，以希进用”了􀃊􀁎􀁙。

不居正宫，世宗和其堂兄武宗并无区别。但世

宗的政治核心并不明显背离明朝政治的常态，入直

者中阁臣仍是中心，入阁途径也是明代常规的由词

臣而部臣、最后入阁之路，不过在嘉靖三十年代之

后增加了“玄撰”一环而已。其他人也是官僚系统

的上层，恶性干预政治的现象很少。这是嘉靖朝政

治不像正德朝豹房政治那样受到严厉批判的主要

原因􀃊􀁎􀁚。

三、西苑直庐与内阁

世宗虽然有意保持西苑入直者的勋(武)、亲、阁

臣及尚书的格局，但中心还主要是阁臣，其余只是在

皇帝允许的情况下有限地参与决策。阁臣直于西

苑，严嵩说：“上尝谕曰：‘召卿等入，以便于票拟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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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凡视草代言，阁中事务，悉于此供办。委寄繁重，

宠遇隆渥，非前代故事所可拟也。”􀃊􀁎􀁛既然如此，则宫

城中的内阁应该被“空壳化”了。沈德符就说，“阁臣

亦昼夜供事，不复至文渊阁”􀃊􀁏􀁒。但实际又不全然，嘉

靖二十年代有不获入直西苑的阁臣，嘉靖四十年代

则有阁臣轮直禁中文渊阁的情形。

入阁而不入西苑，有许讚、张璧、张治和李本。

四人又可分为两类，许讚和张璧都是嘉靖二十三年

(1544年)九月入阁，次年八月张璧卒，十一月许讚革

职，二人始终未获入直􀃊􀁏􀁓。张治和李本嘉靖二十八年

二月入阁，至六月与礼部尚书徐阶一起入直。王世

贞记，许、张入阁，“然不获入直应制，嵩事取独断，不

复相关白，墨墨而已。讚至自叹曰：何必夺我吏部，

使我傍睨人”􀃊􀁏􀁔。张治和李本获准入直前，“时上居西

苑斋宫，独分宜直侍，机政咸趣之。公日入文渊阁，

默默无所为，则手录国史之有关于馆阁者，凡十余

帙。居久之，上始召公与张公偕入直，赐金帛酒馔甚

备。于是机政稍稍与矣”􀃊􀁏􀁕。李本所辑有关馆阁者

“十余帙”，后以《馆阁类录》之名刊刻，今存􀃊􀁏􀁖。凡此

均可见未获入直的阁臣权力大被削减。

李本之后的入阁者有徐阶、袁炜、严讷、李春芳、

郭朴和高拱，前四人是入阁前已入直，郭、高入阁后

入直，西苑直庐与内阁本可合一，但实际上并不如

是。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五月二十七日徐阶奏：

明日臣炜奉谕出直。臣思每日发下章疏，炜职

当票拟。夫票拟一件，所以上代天言，必须会同以致

其公，商确以求其当。若如近年专于一己，决于独

见，则揆之理法，皆为未宜。臣炜兹出，例该辰时入

阁，申时出阁。伏乞圣明容臣于每日未时之末会炜

由阁到直，将各章疏公同票拟毕，乃还家。庶臣愚获

少逭咎戾，而炜于皇上出入之命，亦无所违􀃊􀁏􀁗。

当时严嵩刚刚罢职，内阁只有徐阶和袁炜二人。“臣

炜奉谕出直”，似乎这时世宗命袁炜仍回内阁上班。

但章奏票拟都在西苑直庐，徐阶惩严嵩新败，不欲一

人专票拟，因此请示让袁炜申未之交出阁后到西苑

公同票拟。世宗何以忽然要入直的阁臣往内阁，不

详。郭正域为高拱所作墓志中记：“阁臣入直西苑，

自世皇中年始。有事在直，无事在阁。世皇谕阁臣

曰：‘阁中政本，可轮一人往。’徐文贞竟不往，曰：‘不

能离陛下也。’袁文荣亦不往，曰：‘不能离陛下也。’

公正色问文贞曰：‘公元老，常直可矣。不才与李、郭

两公愿日轮一人诣阁中习故事。’文贞拂然不乐。”􀃊􀁏􀁘

郭氏所言不知所据，也不尽准确。袁炜纵不愿往，徐

阶奏疏说明事实上亦不可能。而且墓志这段叙述很

容易使人误解这是徐阶、袁炜、李春芳、郭朴和高拱

同时在阁，其实李、郭、高三人都是在袁炜告归后才

入阁的。不过郭正域所记“阁中政本，可轮一人往”，

袁炜之例可证其言不虚􀃊􀁏􀁙。

阁臣的权力就体现在通过票拟参与决策，票拟

既在无逸殿直庐完成，则无论是未获入直西苑的许

讚和张璧、入阁后到入直期间的张治与李本，还是嘉

靖后期轮往阁中的袁炜等人，“阁臣”的含金量不免

大打折扣。王世贞记许讚有“何必夺我吏部”之叹，

事或未有，理则不虚。但现在还不清楚这些不入直

的阁臣在内阁所做何事，也不清楚世宗何以要让阁

臣轮往阁中，只知嘉靖十八年至四十五年间内阁与

西苑直庐不时处于分裂状态。以常理度之，分裂时

应有分工，只是详情还有待考索。

世宗常居西苑时期皇帝与阁臣的政务处理方式

与其他时期大致相同，仍然是文书流转、票拟批答、

御札疏对。不同之处，一是世宗会命入直诸臣一同

参拟，其次则是因君臣办公场所转移引起文书传送

路线随之而变，以下就将视点移至西苑地理方面。

四、仁寿宫的格局和直庐之位置

嘉靖时期太液池东西两岸改造和兴建了数处宫

殿建筑，而且多数道教色彩浓厚，不过世宗和入直诸

臣的日常生活和办公场所还是在仁寿宫区域。以往

的西苑复原图较少关注这个当时政治核心所在的内

部布局情况，我们将此作为主要任务。

仁寿宫位于中海西侧、西安门和棂星门一线以

南，向无疑议􀃊􀁏􀁚。仁寿宫原为永乐时期的西宫，后来

长期闲置。嘉靖十年(1531年)，世宗命修缮宫殿主

体，另于周边建造附属殿亭。这些附属建筑，当时的

礼部尚书夏言对其名称及占地有过统计：“建造帝社

稷坛、无逸殿、豳风亭、省耕亭、恒裕仓、省敛亭并御

路、稻池界境、粮场及蚕宫、各衙门直殿、碾磨农夫农

器房屋，占用一顷二十亩一分七厘。”􀃊􀁏􀁛嘉靖三十一年

(1552年)，更仁寿宫名为永寿宫。嘉靖四十年(1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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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十一月，永寿宫火灾，随即重建。这次火灾只限

于永寿宫内，附属建筑未被波及，因此重建的只是永

寿宫。次年三月建成后更名万寿宫。也就是说，自

嘉靖十年之后这片区域的布局一直没有大变，嘉靖

四十一年新落成的万寿宫与原来的仁寿宫(永寿宫)
结构也基本一致。因此，本节就把注意力放在复原

嘉靖十年整修后的面貌上。

复原嘉靖十年的仁寿宫及附属建筑布局，最重

要的依据是三篇文字：李默的《西内前记》、明世宗的

《无逸殿壁叙》和廖道南的《帝苑农桑赋》􀃊􀁐􀁒。李默游

记作于修缮的过程之中，世宗和廖道南的写于整修

完成之后。现据这三篇文字，将仁寿宫区域复原如

下图(图1)，并说明该图依据。以下所引这三人文字，

俱出此三篇，不一一出注，请读者鉴谅。

仁寿宫的宫殿结构，李默载，宫有正殿，他游览

的时候正在装修，“黝垩彩绘圬墁，梓匠百工鳞集，执

艺以趋”。正殿之前为前殿，“凡十一楹，二陛以降”，

又“正南为门者三，题曰‘仁寿宫门’”。这是中轴线

上的建筑。东西两侧分别建有寝宫，廖道南曰：“东

有万春、丽春、永寿、长春，接珍膳而五谷馨；西有延

寿、景福、安喜、仁和，豫延和而百禄多。”前述嘉靖二

十一年二月册张、马二妃于仁寿宫，这二人应该居于

东西寝宫中的某一所。嘉靖四十一年复建后的万寿

宫仍是东、中、西路的格局，东西仍各四宫，中路则多

有添建。

仁寿宫附属建筑中重要的是无逸殿、帝社稷和

先蚕坛。三者与仁寿宫的位置关系，李默载：“(仁寿

宫)门外西南数十步，筑神祇坛，方可十步……直东

为帝社坊，凡驾临享，特驻此坊。东北为无逸殿，殿

南为豳风亭。”廖道南记：“无逸殿于仁寿宫之前。”世

宗曰：“宫门外之东建殿亭一区，殿曰无逸，亭名豳

风，围以小厦垣墙。”故可知帝社稷和无逸殿都在仁

寿宫南，而且帝社稷在仁寿宫门外西南，无逸殿在宫

门外之东，又在帝社稷东北，那么这两处建筑的方位

即可判定。再结合世宗之文和廖道南“建无逸殿于

仁寿宫之前……于殿之前，亭曰豳风”的记载，殿亭

方位也可以确定。三人均记先蚕坛位于仁寿宫北，

世宗“置蚕室于迎和门内之北，立先蚕坛于此”的描

述更详细。有蚕需植桑，廖道南记曰：“种桑之园，则

于彼宫垣之西。”是桑园在仁寿宫西侧隙地􀃊􀁐􀁓。先蚕

坛原先规划建于安定门外，后因皇后出郊不便，世宗

命改建于西苑。在筹建西苑先蚕坛时，世宗萌生并

建土谷坛的想法。因此，西苑帝社稷、先蚕坛、仁寿

宫的位置关系同社稷坛、计划建的先蚕坛、紫禁城三

者的位置关系完全一致。清初高士奇载无逸殿和豳

风亭为南海附近的乐成殿、涵碧亭所改，又记“亲蚕

殿在万寿宫西南”􀃊􀁐􀁔，俱误。而且这两个错误又误导

了后世学者􀃊􀁐􀁕。单士元将帝社稷放在仁寿宫西、大光

明殿东，将无逸殿和豳风亭放在大光明殿之西􀃊􀁐􀁖，亦

与上引记载不符。

迎和门在西苑仁寿宫这个政治空间中非常重

要。其位置，廖道南记其在“仁寿宫之东”。世宗言：

图1 仁寿宫区域复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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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和门内之南建帝社稷坛……迎和门外之南作一

亭，曰省耕……置蚕室于迎和门内之北，立先蚕坛于

此。”因此迎和门必在仁寿宫之东，而非仁寿宫的东

门，否则不能于门内之北建蚕室和蚕坛。故可推定：

在仁寿宫及附属殿亭与中海之间应有一道墙，开迎

和门以通内外。迎和门外临墙应为一条南北道路。

文徵明嘉靖四年(1525年)曾游西苑，记“平台在兔园

之北，东临太液，西面苑墙，台下为驰道，可以走

马”􀃊􀁐􀁗。与文徵明同游的马汝骥，记平台在“太液池西

隄，出兔园东北”􀃊􀁐􀁘。“东北”这个方位更准确。平台的

准确位置不易确定􀃊􀁐􀁙，但既是太液池西、兔儿山东北，

则只能在仁寿宫之东。文徵明所记“苑墙”或为仁寿

宫东墙，或即更外一层的迎和门墙，其所记“驰道”应

大体无变动。

先蚕坛与金海桥西棂星门的位置关系亦应辨

明，因为这关系到迎和门墙的走向。先蚕坛在嘉靖

之后的史料中很少出现，《酌中志》中只有“蚕池”，以

后还留下了“蚕池口”的地名。蚕坛应即蚕池，或蚕

池是先蚕坛建筑的组成部分。刘若愚记：“棂星门迤

西街南，赃罚别库之门也，门之东迤南曰蚕池。”􀃊􀁐􀁚蚕

池究竟在棂星门之东还是西？《北京历史地图集·明

皇城图》绘制在东，《日下旧闻考》则认为：“蚕池在三

座门西街南，东邻西苑，北与羊房夹道相对。嘉靖十

年三月改筑蚕坛于仁寿宫侧，相传饲蚕于此。”􀃊􀁐􀁛三座

门即明之棂星门，则蚕池在棂星门之西。《日下旧闻

考》说“东邻西苑”，是因为仁寿宫区域自清初已被排

除在西苑之外。《北京历史地图集》为多数学者所接

受，笔者以为《日下旧闻考》之说更可信。因为只有

这样，才能满足蚕坛在迎和门内、苑墙外有驰道及平

台这些条件。驰道“北与羊房夹道相对”，与棂星门

一西安门一线形成十字路，仁寿宫交通才方便。再

者，若蚕池位于棂星门东，此地在清代雍正时建为时

应宫，其时至少蚕池地名尚在，《日下旧闻考》不应将

蚕池和时应宫分别叙述而不交代二者的因承关系􀃊􀁑􀁒。

帝社稷之南似乎还有一道墙，与迎和门墙相

连。《酌中志》所记阳德、永光二门似即这道南墙上的

两个门􀃊􀁑􀁓，从而将仁寿宫及附属建筑围成一个封闭独

立的空间。

嘉靖十八年世宗常居西苑后，寝居基本在仁寿

宫。入直群臣的直所一直在无逸殿及附近。严嵩

说：“嘉靖辛丑(即二十年)六月二十六日，勋辅四臣同

嵩供事西苑，直宿无逸殿。”􀃊􀁑􀁔嘉靖二十一年夏言得到

特殊恩遇，另赐直舍，夏言赋诗说“秘殿东头内直

庐”􀃊􀁑􀁕，张邦奇称贺，说新直舍“切所居殿，与四臣不同

处”，和诗有“天街特授辅臣庐，只尺传宣便起居”之

句􀃊􀁑􀁖。严嵩也有和诗：“儤直承明幸接庐，内房新赐更

移居。”􀃊􀁑􀁗似乎夏言的新直舍在仁寿宫中。夏言不久

被逐，入直者仍都在无逸殿。嘉靖二十八年张治三

人入直，严嵩有诗：“直庐分住殿东西，隐隐彤扉列幕

齐。”􀃊􀁑􀁘王世贞说：“上在西城，因赐诸入直大臣庐于无

逸殿之左右厢，然颇隘而受日。至丁巳(三十六年)，
特建一舍于殿东官道之左，以居分宜。厅事皆南向，

别馆庖厨皆具，又出百金，以制一切器用。分宜逐，

遂以居华亭公，亦我朝希旷之典。”􀃊􀁑􀁙严嵩本人倒没有

记载有另赐之举，但嘉靖末的直宿条件确实大为改

善。最后入直的高拱，直房已是“前后四重，为楹十

有六”􀃊􀁑􀁚，比之前的条件明显好多了。

世宗之后，皇帝回归大内，入直遂废，万寿宫区

域地位不再。沈德符说仁寿宫区域即遭废弃：“世宗

上宾未几，万寿宫殿悉已撤去，仅存阶础。若诸臣直

庐，更榛莽不可问矣。”􀃊􀁑􀁛沈氏应是道听途说，来源可

能就包括于慎行。于氏记载：“一日，从二三同列入

观西苑，见空地柱础，台阶皆为瓦砾。问之，则隆庆

改元，将世庙所建离宫大半拆毁故也。”􀃊􀂏􀂘􀂢穆宗即位后

确实“命毁紫极殿、紫宸宫，改建翔凤楼”􀃊􀂏􀂘􀂣。紫极殿

是在嘉靖三十八年落成的大玄都殿的基础上扩建修

饰而成􀃊􀂏􀂘􀂤，嘉靖四十年永寿宫灾后世宗曾短暂寓居于

此。嘉靖时期增建的西苑宫殿被毁者仅此，于慎行

应该正好走到了此处，而妄说“世庙所建离宫大半拆

毁”。《酌中志》和《春明梦余录》卷六《宫殿额名考》记

西苑宫殿，都只是未记大玄都殿(紫极殿)，而所载的

万寿宫格局完整。该地又见于文献记载已是清康熙

初年，其时则俱已毁弃。高士奇言：“今朱垣隙地，杂

居内府人役，间艺黍稷及堆官柴草。南曰草厂，北曰

柴阑云。”􀃊􀂏􀂘􀂥故万寿宫区域应毁于明末清初。因此清

代的西苑墙即沿棂星门而建。清代这块地方先后营

建了北堂、集灵囿、摄政王载沣王府，民国后先后作

为国务院、总统府、陆军部、北平市政府办公地􀃊􀂏􀂘􀂦。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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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变迁，明时格局早已渺不可寻，现只能依据文献

记载对仁寿宫区域复原如上。

五、西苑与外廷的沟通路线

明代国家政务的运行，需要题奏上呈和诏旨下

达的渠道通畅。皇帝居于紫禁城时，上传下达都有

固定地点和道路。世宗移居西苑，地点和道路都应

有所变动。明代宫城中文书上呈下达的地点是左顺

门(嘉靖四十一年九月后更名会极门)。京官题本和

通政司接收的内外题奏本都由此汇聚到文书房，而

后呈送御前，下发票拟。每日各衙门亦派遣属官于

此接收下发的红本，送六科抄参，付部议复施行。嘉

靖十八年之后左顺门的地位似无变化，但由左顺门

与皇帝之间的往来肯定与此前不同了。嘉靖时期时

常召部臣至仁寿宫承旨，如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八
月会推吏部尚书，吏部所推人选与阁臣荐举人选不

同，“数日，忽宣召吏部守礼趋至迎和门，中官捧御

笔，特旨出批部疏面云：着默复职之任”􀃊􀂏􀂘􀂧。遇大事部

臣经常到直所与阁臣面商：嘉靖三十年(1551年)议开

马市，杨继盛反对，“兵部臣锦、臣豹、臣时彻等到直

会计”􀃊􀂏􀂘􀂨；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郭希颜疏请建储，惹

怒世宗，命三法司议罪，议毕，“三法司同入西内，见

分宜”􀃊􀂏􀂘􀂩。前文述礼部尚书入直，部事常需司官或书

吏到西苑直房请示，甚至还有不少礼仪惯例，“礼部

四司郎中，每逢岁时，诣西苑三阁下贺节”􀃊􀂏􀂘􀂪。他们如

何进出西苑？也就是说，西苑与外廷的沟通路线应

是考察此期政治需要解决的问题。

西苑仁寿宫区域中，迎和门的地位重要，类似于

宫城内的左顺门。世宗召部臣承旨，即止于迎和门，

前引葛守礼会推即是一例。更早的还有如壬寅宫变

发生后，“该司礼监张佐等传示臣等恭赴迎和门，当

奉发下前本，并谋害黄花绳一条，黄绫抹布二方”􀃊􀂏􀂘􀂫；

晚些的例子则有三十九年三月二十五日申时，“司礼

监太监黄锦于迎和门传奉圣旨”，命兵部行文各地巡

抚，严督有司擒捕盗贼􀃊􀂏􀂙􀂢。很可能宫城内的文书房宦

官也是在迎和门与值守西苑的文书房宦官交接收上

来的内外本章的。

这些人如何到达迎和门？最便捷的途径是自西

苑门入，而后乘船横渡太液池。宫城内的宦官和外

廷部臣应该就是走的这条通道。李默嘉靖十年游西

苑时，遇到当时主持修缮仁寿宫的工部郎中甘为霖，

甘陪他们走了一段之后要回部议事，“湖东列数亭为

舣舟处，亭外为西苑门，殿阙参差，可历历指。甘子

呼小舟绝湖而东，曰：‘予将出是门，过西华，绕阙右，

向长安，就司空议事矣’”􀃊􀂏􀂙􀂣。甘为霖自仁寿宫回千步

廊工部的路线即是过湖至西苑门，经西华门、阙右

门，南行出长安门。那么从六部到仁寿宫就是相

反。嘉靖二十一年正月庄敬太子往西苑见世宗，即

“踏冰过金海”，夏言所赋之词中有“胡床隐坐度层

冰”之句􀃊􀂏􀂙􀂤。

这条路线上，西苑门应需特别授权方可进入。

徐学谟记仇鸾得宠时诋毁严嵩，世宗一度对严嵩非

常怀疑，不宣其入直。一次“嵩见徐阶、李本入西内，

即与之同往，至西华门，则门者以无旨，不敢纳嵩”。

后严嵩又获信任，“上遣所御龙舟过海子迎嵩于阁，

嵩遂西渡，得入直如初”􀃊􀂏􀂙􀂥。这里的“西华门”当为西

苑门之讹，因为如果是西华门的话不当用“纳”字。

入西苑门需经授权，从明人游览西苑所行路线也能

看得出。明代京官常有机会游西苑，文献中可见有

三个入口：一即西苑门，凡由西苑门入者，俱为奉旨

游园􀃊􀂏􀂙􀂦。二是由西安门入，至棂星门外，或向南，或向

北。前引李默即如此。三是由西华门外出发，北行

至紫禁城西北角，或从东华门外出发，行至宫城东北

角后西折至西北角，由此处的乾明门入。万历十年

(1582年)正月，王祖嫡和刘楚先从史馆下直后，“归极

下阶行，徐徐过武英。北瞻青琐闼，西出紫金城。容

与循河浒，万岁烟岚妩……瀛海石梁起，玉蝀金鳌

峙。画鹢出长杨，游龙荡芳芷。南转迎和门，玄修迹

尚存。明农西苑静，寂寞欲销魂”􀃊􀂏􀂙􀂧。显然他们是出

西华门、西上门、西上北门，北行至乾明门，入过金海

桥，南转到迎和门的。如果他们可以走西苑门，就无

须这样走弯路了。

总之，如果是由大内往西苑仁寿宫，一般是出西

华门，经西上门、西中门、西苑门，横渡太液池，上岸

至迎和门。如果是由千步廊各官署往仁寿宫，则是

由长安门入承天门，穿过端门、阙右门到西华门外，

再经西上门、西中门、西苑门入。如果是城西的三法

司往仁寿宫，或与前两种不同，而是由西安门入。西

苑门和迎和门附近俱有码头，前引李默游记中的“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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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列数亭为舣舟处”即西苑门码头；孙承泽记明代宫

殿额名，省耕亭之下是“西庄家门马头”􀃊􀂏􀂙􀂨，省耕亭在

迎和门外，这个码头应即离迎和门最近的码头。

当时外朝各部和裕王府为及时获得内廷信息，

安排了不少哨探。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吴时来、

董传策、张翀三谏官弹劾严嵩，下锦衣卫拷问，“比狱

词入，上持之五日，外内汹汹，以为祸且叵测……夜

半，西城侦事者忽驰报三谏官旨意下矣，自流球逃者

杀，余充边卫军。予(徐学谟)急披衣起，候天明入部，

送旨至，则三谏官果仅得军罪。旨中有‘但逃便杀

了’语，故侦事者误以为流球逃归而杀之也”􀃊􀂏􀂙􀂩。嘉靖

四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夜，高报李承奉芳云：‘上

已晏驾。’李忽疑曰：‘徐老先生(徐阶)何以不来报？’

使人问公。公惊曰：‘圣躬无恙，何得有此妄言。且

殿下于皇上亲则父子，分则君臣，此岂吉事而可报

耶？为我致意荣泉，谨守礼法。若稍有妄动，不惟身

犯重辟，实恐上累睿德也。’李深以公言为然，戒阍人

毋纳诸报事者”􀃊􀂏􀂙􀂪。前一例的“侦事者”应是礼部所

派，后例中的“报事者”似为高拱与裕王府间的联络

员。按照明代的宫禁制度，这类侦事者不大可能在

“夜半”出入皇城，也许是与巡夜官校乃至宦官有私

下勾连。无论如何，这类人应没有条件走上文说的

便捷路线，特别是徐学谟所记夜半之时，大概是由西

安门出入传递消息的。

六、结语

明世宗移居西苑和壬寅宫变，是明史学者习知

的史事。自晚明至今，人们习惯于将二者联系，认为

宫变导致世宗恶居大内。其实根据时人文集和奏

疏，世宗常居西苑早在宫变之前，而且宫变就发生在

西苑。世宗迁居并久住的原因复杂，世宗母子与昭

圣张太后的矛盾大概是最初的直接原因；“乾清宫不

祥”、出身藩邸而喜攀附成祖的心理因素以及西苑的

环境更满足其奉道斋醮的需要，则使世宗终身不再

返回大内。世宗以亲信的文武勋戚为核心小圈子早

有表现，入直制度形成后更清晰、直观地展现在朝臣

面前。这个核心的构成，与明代多数时期相比有其

特点。这似乎与世宗藩邸出身也有某种关系。特别

是勋戚、驸马除与政争的阁臣两方相结相倾之外，对

朝事决策事实上影响不多，但世宗必欲其前后相继，

似乎是其心理不安全感的某种反应，亲臣入直尤其

如此。真正影响政治决策的还是文臣，尤其是阁

臣。世宗简拔的人直及玄撰文臣，除了阁臣，其余的

都出身词林、具备入阁资格，基本符合主流的政治规

则。当然入直者可以承旨参大政，玄撰成为先人直

后入阁的阶梯，这些都是此期的特殊情况。大体来

看，世宗的西苑政治不像武宗的豹房政治那样与明

代的政治传统明显相悖，因此也未像后者那样受到

士大夫的激烈批判。

政治运行与宫廷衙署布局之间的密切关系，已

是各朝政治史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明代大部分时

间内，皇帝理政场所、臣僚衙署及政治运行的关键地

点都基本清楚，而世宗迁居西苑至其去世的近三十

年间恰恰不够清晰。幸而时人文集、笔记中留下了

丰富的记载，借助这些资料，可以复原嘉靖君臣办公

区域的基本格局及与外廷的沟通路线。西苑仁寿宫

区域，大体上类似于宫城中左顺门内的文华殿、内阁

区域，都是独立封闭的空间，都通过一门与外界沟通

(宫内是左顺门，西苑是迎和门)，皇帝与内阁办公场

所邻近。成化之后，诸帝每日在文华殿的时间已渐

少，与内阁距离已远，直接接触不多，相比之下，世宗

西苑居所与阁臣直庐密迩紧邻，召对、谕对频繁，这

与嘉靖朝阁权高涨的政治现象相一致。

注释：

①参见单士元著，单嘉玖、李燮平整理：《明北京宫苑图

考》，北京：紫禁城出版社 2007年版，第 34～49页；侯仁之主

编：《北京历史地图集·政区城市卷》之《明皇城》，北京：文津出

版社 2013年版，第 62～63页；周维权：《中国古典园林史》，北

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65页。

②尹翠琪：“营造不朽之地：明世宗的西苑”(Maggie C. K.
Wan,“Building an Immortal Land: The Ming Jiajing Emperor's
West Park”)，《亚洲专刊》(Asia Major)第 22卷第 2期，2009年；

尹翠琪：《西苑洞天：嘉靖御用瓷器的道教纹饰》，黎淑仪编：

《机暇明道：怀海堂藏明代中晚期官窑瓷器》，香港：香港中文

大学文物馆2012年版，第42～52页。

③嘉靖朝政治史的论著都会关注世宗移居西苑问题，恕

不一一列举。专门以西苑为题的论文有，大石隆夫：“明代嘉

靖朝与西苑再建”(“明代嘉靖朝の西苑再建”)，《人文论究》(人
文論究)53(3)，2003年；萧意茹：《明代西苑研究》(硕士学位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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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台湾师范大学2011年。大石之文主要关注移居前的西苑

召对等活动，萧氏是以有明一代为对象，有专门篇幅讨论世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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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凡先朝重宝法物，尽徙实其中。”(第60页)
⑥无园：《“壬寅宫变”的地点、起因及事后》，《北京史苑》

第3辑，北京：北京出版社1985年版，第289～292页；王子林：

《交泰殿之谜》，《紫禁城》2014年第1期，第19～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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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德入直，“实录”不载，徐阶《世经堂集》卷一九《明

故太子少保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文庄欧阳公神道碑铭》云：

“嘉靖壬子春三月，召拜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冬，召直无

逸殿。”(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80册，第17页)
􀃊􀁋􀁓朱希忠、方承裕、邬景和、李默、王用宾五人入直，参见

《明世宗实录》卷四一二，嘉靖三十三年七月丙辰，第7177页。

􀃊􀁋􀁔吴山入直，“实录”不载，徐学谟《冰厅札记》和《世庙识

余录》对吴山入直之事多有记载，下文有引述，此暂不举。入

直时间皆未见载，当在嘉靖三十五年四月吴氏升任礼部尚书

之时。

􀃊􀁋􀁕袁炜和朱希孝二人入直时间，分见《明世宗实录》卷四

九四“嘉靖四十年三月辛巳”和卷五○四“嘉靖四十年十二月

癸酉”，第8200、8324页。

􀃊􀁋􀁖严讷、李春芳、董份入直时间，参见《明世宗实录》卷五

三一，嘉靖四十三年闰二月丁丑，第86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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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朴和高拱入直，“实录”无明确记载。高拱《高文襄公

集》卷五《谢入直疏》云：“黄阁升华，甫拜自天之命；紫霄儤直，遽

叨就日之荣。”(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08册，第78页)则其入

直在入阁稍后。郭朴与高拱同时入阁，亦应同时入直西苑。

􀃊􀁋􀁘《朝鲜中宗实录》卷九七，三十七年二月甲子，东京：学

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1960年影印本，第24册，第397页。

􀃊􀁋􀁙《朝鲜中宗实录》卷九七，三十七年三月丙午，第24册，

第406页。

􀃊􀁋􀁚徐阶：《世经堂集》卷一九《明故太子少保礼部尚书兼翰

林院学士文庄欧阳公神道碑铭》，第17页。

􀃊􀁋􀁛严嵩：《嘉靖奏对录》卷一《奉谕御史杨爵所言同六臣

对》，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第219册，北京：国家图

书馆出版社2013年影印本，第3页。

􀃊􀁌􀁒严嵩：《嘉靖奏对录》卷一《陈备边事宜》，第5～7页。

􀃊􀁌􀁓参见严嵩：《嘉靖奏对录》卷五《论京营合用关防》、卷六

《论北虏求贡事情》，第55、58～59页。

􀃊􀁌􀁔项德祯：《太师杨襄毅公年谱》卷二，嘉靖三十四年三

月，日本内阁文库藏明万历刻本，第 122页。按，《明世宗实

录》卷四一九“嘉靖三十四年二月庚辰”条(第 7269～7270页)
亦载此事，但仅载“上谕阁臣曰”，不及“年谱”准确。

􀃊􀁌􀁕严嵩：《嘉靖奏对录》卷九《圣问在直八臣同对》，第98页。

􀃊􀁌􀁖王世贞：《嘉靖以来内阁首辅传》卷四《严嵩》，明代传记

丛刊第42册，台北：明文书局1991年影印本，第298页。

􀃊􀁌􀁗岩本真利绘：《嘉靖朝勋臣的政治立场：以武定侯郭勋

为例》，《第十六届明史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建文帝国际学术研

讨会论文集》，北京：九州出版社2017年版，第168～181页。

􀃊􀁌􀁘严嵩：《南宫奏议》卷二《遵照御制或问献皇帝袝庙文皇

帝称祖议》，续修四库全书第476册，第269页。

􀃊􀁌􀁙张居正：《张太岳集》卷一二《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太师兼

太子太师成国公追封定襄王谥恭靖朱公神道碑》，上海：上海

古籍出版社1984年影印本，第152页。

􀃊􀁌􀁚夏言：《夏桂洲先生文集》卷一六《圣驾渡黄河记》，四库

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75册，第15～16页。

􀃊􀁌􀁛严嵩：《嘉靖奏对录》卷八《时疫请乞施散汤粥》，第90页。

􀃊􀁍􀁒龚炜撰，钱炳寰点校：《巢林笔谈》卷二《邬都尉八山叠

翠诗》，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8页。

􀃊􀁍􀁓严嵩：《嘉靖奏对录》卷一○《撰文用人对》，第106页。

􀃊􀁍􀁔严嵩：《钤山堂集》卷三八《明故少保兼太子太保礼部尚

书翰林院学士赠光禄大夫谥文通费公神道碑》，第324页。

􀃊􀁍􀁕徐阶：《世经堂集》卷一九《明故太子少保礼部尚书兼翰

林院学士文庄欧阳公神道碑铭》，第17页。

􀃊􀁍􀁖徐学谟：《海隅集》文编卷一四《冰厅札记》，四库全书存

目丛书集部第124册，第559页。

􀃊􀁍􀁗徐阶：《世经堂集》卷三《答补阁臣谕一》，四库全书存目

丛书集部第79册，第403页。

􀃊􀁍􀁘徐学谟：《世庙识余录》卷一二，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

第49册，第282页。按，王剑《突变与内生：礼部尚书与嘉靖朝

政治》(《学习与探索》2012年第5期，第150～154页)已指出礼

部尚书在嘉靖朝的特殊地位，他以入阁比例立论，如果加上本

文指出的入直者，礼部尚书的地位更为凸显。

􀃊􀁍􀁙严嵩：《直庐稿·自序》，第353页。

􀃊􀁍􀁚赵用贤：《松石斋集》卷一五《光禄大夫太子太保吏部尚

书武英殿大学士赠少保谥文靖严公行状》，四库禁毁书丛刊集

部第41册，北京：北京出版社2002年影印本，第221页。

􀃊􀁍􀁛徐学谟：《海隅集》文编卷一四《冰厅札记》，第560～561页。

􀃊􀁎􀁒徐阶：《世经堂集》卷三《答添阁臣谕一》，第406页。

􀃊􀁎􀁓《明世宗实录》卷四一二，嘉靖三十三年七月丙辰，第

7178页。

􀃊􀁎􀁔分见《明世宗实录》卷四一九，嘉靖三十四年二月癸未、

丙戌，第7277、7278页。

􀃊􀁎􀁕罢闵如霖和补袁炜，参见《明世宗实录》卷四二七，嘉靖

三十四年十月乙丑，第 7384页。“实录”未载严讷和李春芳入

选事，然《嘉靖奏对录》卷一○《问撰文三臣》(三十四年十月初

七)载曰：“伏蒙以所撰者三赐问。臣昨推此三人，因其官序，

以次推用。然文学在众中三人亦优。皇上谓敬神畏君的终

好，臣惟人心不同，难以尽识……此三人合无俟其供事，徐看

何如。”(第 102页)其中一人必为袁炜。又据《明世宗实录》卷四

三四“嘉靖三十五年四月丁巳”条载：“讷、春芳各升学士，以重玄

场供事者。”(第7487页)则严、李二人此前必已选为玄撰人员。结

合严嵩密揭，其所推三人当即袁、严、李，俱获世宗认可。

􀃊􀁎􀁖“实录”未载吴山和董份有替补关系，不过从时间上可

以做此推测。吴山升礼部尚书在三十五年四月甲午(初六)，四
月十一日严嵩《撰文用人对》中云：“伏蒙密谕：昨说文撰的不

拘词苑，不知密访二三否……今部中惟文华、郑晓素优文学，

但各有本职。董份词苑最优者。”(严嵩：《嘉靖奏对录》卷一○，

第106页)“实录”载“份补撰文”于四月丁巳(二十九日)。可知吴

山升任尚书后虽不免文撰任务，但已不能如此前专心，世宗遂

命严嵩访求。严嵩荐举赵文华、郑晓和董份三人，帝用董份。

􀃊􀁎􀁗严嵩：《嘉靖奏对录》卷一○《论采矿事》，第108页。

􀃊􀁎􀁘严嵩：《嘉靖奏对录》卷一三《圣说对》，第 137页。按，

“六员”即郭朴、茅瓒、袁炜、严讷、李春芳和董份。

􀃊􀁎􀁙《明世宗实录》卷四三四，嘉靖三十五年四月丁巳，第

7488页。

􀃊􀁎􀁚明武宗的豹房政治，详见李洵：《正德皇帝大传》，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74～92页。

􀃊􀁎􀁛严嵩：《直庐稿·自序》，第3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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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帝社稷》，第41页。

􀃊􀁏􀁓许讚是否入直，稍有疑问。张璧《阳峰家藏集》卷二六

《新修内阁朝房记》云：“今内阁在禁密，以参综机务、佐天子、

宣德化、调阴阳，是为政本。然外必有直所，顾多在长安门

东。予本庸暗，甲辰秋，蒙恩擢入东阁，叨从今少傅介谿严公、

少保松皋许公之后，二公俱西有直所，惟予缺焉。乃工部几山

甘公、四泉杨公、沃焦文公为请于上，得俞旨，爰即司经局及腾

骧卫所颓垣联为一区，诹日庀材，檄主事刘勋董厥工。”(四库

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 66册，第 568页)张璧说严嵩和许讚“西

有直所”，严嵩西苑有直所，可能易误解许讚亦然。不过记文

明确说“外必有直所”，其所言西直所当指二人在西长安门有

直房，非指西苑。

􀃊􀁏􀁔王世贞：《嘉靖以来内阁首辅传》卷四《严嵩》，第301页。

􀃊􀁏􀁕王世贞：《弇州山人续稿》卷七一《太傅吕文安公传》，明

别集丛刊第3辑第37册，第265页。按，李本隆庆四年奏复本

姓吕，故王世贞称“吕文安公”。本文依其嘉靖时旧姓，仍称

“李本”。

􀃊􀁏􀁖李本《馆阁类录·自序》云：“嘉靖己酉仲春，本荷蒙圣明

特简自成均爰立，召入内阁。独坐文渊阁，自愧不敏。思景前

修，遍检秘典，手录自太祖至世宗九朝实录内有关馆阁者，俱

书之。三阅月，成帙，题曰《馆阁漫录》……至六月召直无逸

殿，日赞万机，无暇复加编辑。”(国家图书馆藏明万历刻本，第

3～4页)
􀃊􀁏􀁗徐阶：《世经堂集》卷二《请公同票拟奏一》，四库全书存

目丛书集部第79册，第381页。

􀃊􀁏􀁘郭正域：《合并黄离草》卷二四《赠太师高文襄公墓志

铭》，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4册，第306页。

􀃊􀁏􀁙严嵩在《嘉靖奏对录》卷一一《圣问对》(三十六年九月

十六日)中云：“伏蒙圣谕，臣或一出。臣向年奉谕，托子家理，

身干国务。一向钦遵圣训，不敢有违。兹未敢出，谨候拟边

疏。阶、本望赐同臣直候，中书官或令更番，伏乞圣裁。”(第
120页)似乎此时徐阶和李本即有“更番”不在西苑的情况，因

此严嵩才请“望赐同臣直候”。但此揭无上下文，“实录”中亦

看不出背景，不易确认。

􀃊􀁏􀁚近年有建筑史学者提出新说。如曹鹏《明代都城坛庙

建筑研究》(博士学位论文)认为仁寿宫在大高玄殿与今北海先

蚕坛之间的区域，甚至说豳风亭就是现今大高玄殿组群最北

的上圆下方之亭(天津大学2011年，第245～248页)。曹鹏指导

的硕士生满兵兵的硕士学位论文《西苑先蚕坛与帝社稷坛的营

建与演变考》(天津大学2016年)论证了这个观点。这种推论全

不考虑文献所载殿亭与其他建筑的位置关系，不足为据。

􀃊􀁏􀁛夏言：《桂洲奏议》卷九《定拟籍田西苑廪实分供粢盛

疏》，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明嘉靖刻本，第16页。

􀃊􀁐􀁒李默：《群玉楼稿》卷三《西内前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集部第 77册，第 620～621页；廖道南：《殿阁词林记》卷一三

《宸翰》，中华再造善本·明代编·史部，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

社 2009年版，第 2～4页；廖道南：《楚纪》卷二四《帝苑农桑

赋》，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47册，第652～655页。

􀃊􀁐􀁓《明世宗实录》卷一三四“嘉靖十一年正月乙亥”条载

曰：“诏户部侍郎张云督率郎中张玩及顺天府、上林苑监官，于

西苑先蚕坛隙地及仁寿宫西梨园各栽植桑树，以供蚕事。”(第
3184页)亦可为证。

􀃊􀁐􀁔高士奇：《金鳌退食笔记》卷下，北京：北京出版社2018
年版，第149页。

􀃊􀁐􀁕受高士奇对无逸殿位置记载误导的：(1)于敏中等编纂

《日下旧闻考》卷三五，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 1985年版，第

555页；(2)李峥《平地起蓬瀛，城市而林壑——北京西苑历史

变迁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所绘《明代后期西苑图》，将省耕亭、

恒裕仓、省敛亭、豳风亭和无逸殿都定在南海东北岸(天津大

学2006年，第35页)。受高士奇对先蚕坛记载误导的，有萧意

茹《明代西苑研究》(第 56页)，该文还将无逸殿和豳风亭放在

仁寿宫正南，亦属不当。但是，张薇《明代宫廷园林史》中的叙

述不误(北京：故宫出版社2015年版，第156页)。
􀃊􀁐􀁖参见单士元：《明北京宫苑图考》，第34页文、36页图。

􀃊􀁐􀁗周道振辑校：《文徵明集》卷一一《西苑诗十首·平台》，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03页。

􀃊􀁐􀁘马汝骥：《西玄诗集·平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

73册，第672页。

􀃊􀁐􀁙高士奇《金鳌退食笔记》卷上记曰：“后废台，改为紫光

阁。”(第 126页)《日下旧闻考》卷二四因之(第 326页)，俨然定

论。但嘉靖四十二年欧大任游西苑后所写《西苑十二首》中既

有紫光阁，也有平台，知高士奇所说不确。紫光阁兴建和平台

废毁的时间，俱未见明确记载，待考。

􀃊􀁐􀁚刘若愚：《酌中志》卷一七《大内规制纪略》，北京：北京

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42页。

􀃊􀁐􀁛于敏中等编纂：《日下旧闻考》卷四二《皇城》，第660～
661页。

􀃊􀁑􀁒李新峰近作也涉及这个问题，仍维持《北京历史地图

集》的判断，并推论《酌中志》“门之东迤南曰蚕池”中的“门”指

棂星门(参见李新峰：《论明代北京皇城的瓮城结构》，《上海师

范大学学报》2020年第2期，第143～144页)。不过他是以《地

图集》为前提，并未考虑《地图集》可能并不准确。

􀃊􀁑􀁓此点不易考定，文献记载的矛盾之处也很多。林燫《林

学士文集》卷四《万寿宫庆成颂》中言：“顷者经始万寿宸宇，百

堵皆作。其南则有万寿、曦福、朗禄之门。”(四库全书存目丛

书集部第 115册，第 550页)《日下旧闻考》卷四二引《古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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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宫门曰万寿门，左门曰曦福，右门曰朗禄。”(第 662页)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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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德(原注：‘南门名’)……耀曦(注‘左门名’)秩秩，寅宾出日。

亦有辉朗(注‘右门名’)，素月澄璧。”(第 165页)知阳德亦宫南

一门。但耀曦和辉朗是由曦福和朗禄所改，它们究竟是与阳

德门还是与万寿门同为一线？猜测阳德门应较万寿门再往

南，严嵩当属省略或误记。《酌中志》卷一七《大内规制纪略》记

曰：“其南曰阳德、永光、嘉安。”(第 140页)则永光和嘉安应与

阳德门同处一线。矛盾之处在于，《酌中志》同卷又载，“门之

东迤南曰蚕池，曰阳德门，又西曰迎和门，则万寿宫之门也”

(第 142页)，似乎阳德门在迎和门之东，但迎和门东和万寿宫

南这两个位置似很难兼具，《酌中志》的这句话非常难解。不

过《酌中志》的版本复杂，冯宝琳点校本所参校的故宫藏康熙

朝内府抄本无此句(第155页)，笔者检北京大学图书馆藏顺治

刻本《宫闺秘典》，是《酌中志》的一个早期版本，亦无此句。若

无此句，则至少《酌中志》文本之间不矛盾。另外孙承泽《春明

梦余录》卷六《宫殿额名考》记曰：“南阳德门牌、永光门扁、北

嘉安门牌、东迎和门牌。”(北京：北京出版社 2018年版，第 87
页)为嘉安门加一“北”字，与《酌中志》不合，不过至少应能断

定阳德、嘉安二门邻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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